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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講百城平日，算得是少年老成之人，因何見了一個雉妓，便如此傾倒？其中也有一層緣故。因他父親黃萬卷，乃是有名的道學

先生，素講究詩禮傳家，把百城自幼就關閉在家，教他讀書。父子兩個，同冶一爐，因此百城的舉動，也大有父風。本來萬卷不贊

成新法學堂，想把一肚皮才學，傳給兒子，令他日後成一個大國文家，設帳傳經，滿門桃李，豈不與古夫子杏壇設教，弟子三千，

後先媲美。無奈教育部新出章程，做教員都要有畢業文憑。他一想自己才學雖好，無奈畢業文憑，必須要學堂中發給，自己不能杜

造，若再不讓兒子進新法學堂，只恐日後這條章程實行起來，百城雖有滿腹經綸，其如英雄無用武之地何，豈不耽誤了兒子的前

程。因此萬不得已，始教百城進學堂讀書。　　百城也同他老父一般意思，自以為我輩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到這學堂中來，無非

為瞧一張畢業文憑份上，講資格，我比那班唱山歌和教體操、只考究立正開步走的先生，高得多呢。所以他連教員都瞧不起，同學

朋友，更不必說了。惟有錢有餘是他父輩之交，故還比眾投契，一班同學，見了他這副板板六十四的尊容，都各有些懼怕，便是有

餘也不敢十分同他親近。因他熟讀四書，知道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，他把世人都當作子路，往往當面道人短處，不管人面子上下

得落下不落。大家知道他有此脾氣，見了他都要退避三舍。故而百城同學雖多，他竟格格不入，獨樹一幟。每日散了學也沒人招呼

他遊玩。回家同老父萬卷，在時習書屋中研究聖賢之道，古時孔子竊比周公，萬卷每竊比孔子，然而百城卻不敢竊比伯魚，因恐性

命不保的緣故。同學知其如此，背後都喚他世襲道學先生。

　　但道學二字，原本是無聲無臭的東西，必須有人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行，於是乎旁人方知這是道學之流。不過其人心

中，究竟欲言欲行欲視否，或者背人言之行之視之，那也未為不可，而且也未必能稍損他道學之名。故道學云者，皮毛而已。百城

年僅弱冠，血氣未定，受了他父親的傳染病，自成一種古怪脾氣，人都當他道學，其實還去道學遠得很呢。也常聽父親講，書中自

有顏如玉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因此買了許多書，看來看去那有顏如玉的蹤跡。將他讀書的一顆熱心，冷了許多。恰巧他父親這幾

天，到女學堂中去代理校長，已有一個多月不住在家內，夜間沒人逼他讀書，便邀了有餘，時常往遊戲場戲館中玩玩。有餘本不願

陪他，卻喜買票吃茶一切零用使費，百城並不吝惜，有餘本不願陪他，卻喜買票吃茶一切零用使費，百城並不吝惜，有餘貪小便

宜，落得跟著他揩揩油。

　　百城遊玩之下，方知上了他父親老當，顏如玉並不在書上，明明都在戲館遊戲場中。那一夜他在戲館中見小芙同何奶奶相偎相

倚之狀，心中更躍躍欲試，意欲請教小芙用何方法，可與顏如玉相識。又因小芙幾天未曾上學，無處尋找，今夜得小芙帶他到野雞

妓院內，被那雉妓媚眼飛來，怎不教他神魂失主。小芙更有意弔他胃口，將那雉妓擁在自己身上，做出種種醜態。若在平時莫說被

百城親眼目睹了，便耳聞也要深惡痛嫉，今兒卻看著他們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。小芙暗暗得意，笑問：「百城兄，可要我替你做一

個媒人。」百城笑道：「放屁！你又不是月下老人，怎能替人做媒？」

　　小芙也笑道：「你還沒知道呢，現今月下老人，早已退歸林下，天上姻緣簿，沒人掌管，所以下界盛行自由結婚，我替你來介

紹一個人，想必你一定中意的。」說著問那雉妓：「昨兒同你一起的那個三姑娘，住在哪裡？」雉妓回言：「就在樓下房間。」小

芙即喚老媽子下去看看，三姑娘可在家？若已出去，也到馬路上找她回來。不一會老媽子帶領三姑娘上樓。原來這三姑娘乃是楊幫

中的金剛，一向在四馬路，因她也能講幾句蘇州白，不願再同辣裡辣塊混在一起，故此喬遷到後馬路上來，冒充蘇州人了。百城看

她皮膚雪白，真不愧是個顏如玉，而且身子很肥，也大有楊玉環風味，心中暗自中意。小芙指指百城，對三姑娘說：「我替你做媒

人，這位大少爺很有錢的，你預備著斧頭砍他罷。」

　　百城不懂砍斧頭的意思，只當小芙要教三姑娘謀財害命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小芙兄，我同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為

何叫人殺我？」小芙大笑，這邊三姑娘已走到百城身旁，輕啟朱唇，問一聲大少尊姓？百城見三姑娘並不拿斧頭出來殺他，方把驚

心定住，又聽他問尊姓，一時不免手足無措，因他除了親戚家人之外，從未同陌生婦女講過話。若是老太太鄉下人，或者他尚能對

答，偏偏是個顏如玉，口中吹來的一股香氣，也彷彿啞藥一般，鑽進了鼻孔，就把他喉管塞住，那裡還能開口。三姑娘見他不答，

重問一句。百城頭面都漲紅了，不知回她好呢不回她？好兩眼看著小芙，聽他號令。小芙還未有表示，三姑娘第三次問話又開場

了，她說：「阿唷噲，大少爺你不睬我，莫非瞧我們不起麼？」

　　百城此時恨不得賭咒她聽，說我委實十分愛你，並未瞧你不起，只是心中有話，口內說不出的苦，幸有小芙代他說道：「這位

是上海赫赫有名的黃大少，你們枉為老上海，連他都不認得，還要問他姓什麼，自然他要動氣不睬你了。」三姑娘聽了，忙道：

「阿呀該死，我原說面孔很熟，有些像黃大少，怎奈一時眼鈍，記不出來，實在該死，請黃大少休得動氣。」百城不覺卟嗤一笑，

這一笑笑通了氣管，後來居然能和三姑娘直接交談。三姑娘告訴他，這裡是姊妹淘的房間，我自己房間在樓下，你可能到我那裡去

裝個乾濕？百城問裝乾濕是什麼意思？三姑娘說：「這是我們的規矩。客人第一回攀相好，必須裝個乾濕，難為你一塊洋錢，以後

便可隨時前來打打茶圍，不必花錢了。」

　　百城說：「打茶圍又是什麼意思呢？三姑娘道：「這也不過是個名目，像你們今兒在這裡坐坐談談，喝碗茶，就叫打茶圍了。

」百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裝乾濕可能搬在這裡裝一個嗎？」三姑娘道：「這個不能，此地是別人房間，裝了乾濕，要算他們的帳，

必須到我自己房內才興。」百城道：「我怕到了你的房中，你要拿斧頭殺我！」三姑娘笑道：「這是那大少說的笑話，那個敢砍黃

大少斧頭。」百城還不敢走，小芙旁邊聽見了說：「黃大少裝乾濕嗎？好得很，讓我陪你下去，我也要見識見識三姑娘的房間呢。

」

　　百城聽小芙肯陪他下去，頓時壯了膽子，三個人一同下樓。這三姑娘的房間，果然比眾考究，所用傢伙，紅木的也有，西式的

也有。中間一張鐵床，被褥蚊帳，都還乾淨。梳妝台上，也攤著台布。還有一具自鳴鐘，百城見了，對小芙說：「不好了，我們快

走罷。適才樓上坐坐，沒想到時候，你看不是十二點半了麼？」三姑娘笑道：「不相干！這自鳴鐘是壞了的，一遇地板床上振動，

他就要停，還是昨夜十二點半停了，至今沒搖他走呢。」小芙也摸出銀表看看，說：「早得很，才只八點一刻，我們十二點鐘回去

不遲。」

　　三姑娘房中另有老媽倒茶裝乾濕盆，小芙坐不一刻，就對百城說：「我要上樓，你這裡坐一會，少停我們一同走。」百城說：

「你上去了，馬上就下來好不好？」小芙笑道：「要我下來做什麼？你放心坐著罷，三姑娘吃不了你。我臨走時候，自然下來喚你

的。」百城不語，小芙重複上樓。那雉妓接見，私下問他：「你這位朋友，可預備同三姑娘落相好麼？」小芙笑道：「他本是個外

行，那敢落相好，我不過帶他出來，裝個乾濕，明兒好尋尋他開心而已。」那雉妓道：「這就好了，倘要落相好，你須告訴你朋

友，三姑娘開著水果店呢。」小芙笑道：「你們休同行嫉妒了，我決不看中三姑娘就是。」那雉妓正色道：「你休當我說謊，這是

一句真話。三姑娘搬到這裡，共留過十五六個夜廂客人，倒有七八個染了毒。這裡上上下下，沒一個不知道。你若不信，問他們便

了。」小芙哈哈一笑說：「讓我驗驗你有水果店開著沒有？」

　　雉妓喝聲啐。這夜百城大為便宜，只花一塊大洋，自八點一刻起，至十二點鐘止，共在三姑娘房中坐了三點三刻工夫，受不盡

的美目盼兮，看不完的巧笑倩兮，雖未手腳輕薄，卻也津津有味。小芙招呼他回去，他還戀戀不捨，私下同三姑娘訂了後期而別。

自此百城與小芙大為莫逆，時常拖了他同到三姑娘那裡去打茶圍。他還當小芙是個好人，豈知小芙卻是有意開他的心，並將這一件

事告訴一班同學知道，同學們都暗笑他道學先生失節。有幾個輕薄的，竟當著百城的面，故意喚出三姑娘名字。百城暗暗納罕，他

倒一點兒不疑心是小芙替他放的風。有一夜三姑娘留百城落夜廂，百城要同小芙商議。三姑娘笑他道：「這是什麼事，用得著朋友



商量。」

　　百城道：「不告而娶，豈不大違聖人之道：「三姑娘大笑道：「他又不是你的爺娘，你告訴他做什麼？你若樣樣要照書上做

去，還得問問你老子呢。」百城一想，自己父親跟前，動也動不得，別說問他了。但自己有生以來，裝乾濕打茶圍，雖已學會，那

落夜廂卻從沒乾過，又恐住在這裡，夜靜更深，三姑娘要拿斧頭出來砍殺他，性命交關，故此刻倒未敢答應，說隔一天再講罷。隔

了一天，三姑娘又問他肯不肯？百城見三姑娘這種嫵媚之狀，嬌態百出，不由肉也麻了，骨也酥了，想回絕她，又似乎落花有意，

流水無情，於理上說不過去。答應呢，自己和小芙一同出來的，他現在樓上，少停下來，叫我走時，我怎好意思回他，住在這裡不

回去了，日後豈不被他們笑話。一時沒了主意，呆呆不能回答。三姑娘問他轉什麼念頭？百城從實說了。三姑娘替他出主意道：

「你們少停出去，坐車還是步行？」

　　百城道：「步行進城的日子多。除非時候夜深了，才坐黃包車回去。」三姑娘道：「這樣你出去經過大馬路五福弄時，可假說

內急要出恭了，叫鄒大少先走，自己假意到坑廁中蹲一下子，待他去遠，你再到這裡來，豈不兩妙。」百城想想，這主意果然不

錯，說：「姑且試試，只恐小芙在坑廁外面等我，那就尷尬了。」三姑娘道：「我可以保險他不等你的，登坑不比別事，他豈肯無

緣無故，替你熬臭。你只消照我的說話行事，包你不致鄒大少看破便了。」這夜百城果遵著三姑娘的教訓，與小芙一同出來，走到

五福弄口，百城緊皺眉頭，對小芙說：「小芙兄，不好了，我肚子痛，不知哪裡可以出恭？」小芙斂眉道：「怎的你不在三姑娘那

裡出了恭走呢？現在時候夜深了，熬一熬回家再屙罷。」百城說肚疼得狠，熬不住了，小芙道這樣此地五福弄內有個坑廁，你進去

屙罷，我不等你了。百城道：「我出了恭，自己坐車回去咧。」小芙說：「很好，明天再見。」說罷，便喚黃包車，百城還沒進

弄，小芙已上車走了。

　　百城心中大喜，暗贊三姑娘大有主意。小芙既去，自己也不必假登坑，免卻一個臭排場，急急奔回三姑娘那裡。三姑娘大為歡

迎，百城究竟初出道，身臨其地，又不免膽怯起來。幸虧三姑娘當他小孩子般安慰他，方得敷延過了一夜。這夜一住，果應了小芙

的相好妓女之言，也是小芙沒預先叮囑百城之過，他第二天，就覺身體上有點兒不大舒服，自己還不在意。過了一天，更覺疼痛，

方有幾分疑心。但別的病還可請教別人，這件事卻是啞吧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自己覺得痛雖痛，尚無大礙，熬得住盡顧熬將過

去。隔了幾天，旁邊又發生了一個小塊，行走時還有些擦痛。百城大為著急，意欲告訴小芙。又因自己乾這件事的時候，掉著他槍

花，告訴他恐受他埋怨，只可秘而不言，就連三姑娘面前，也赧於宣佈。三姑娘卻又要叫他住夜，百城想只住一夜，已吃了這個大

苦，再住下去只恐連性命都要不保。算他有主意，遇有要求，回回拒絕。

　　然而那第一回的禍胎，已蔓延不堪，腫的地方腫，痛的地方痛，不但食不甘味，坐不安席，而且有時候身體上也有點兒寒熱發

作。百城至此，方曉得顏如玉不是容易相與的，深悔從前誤交小芙，受此痛苦，到如今船到江心補漏遲。意欲請教醫生，又覺老不

起這張臉。自知再挨下去，後患不堪設想，沒奈何只得老著面皮，私就一個專看花柳病的醫生診治。進門的時候，百城萬分害臊。

豈知這班醫生，卻是靠此吃飯的，他倒毫不在意，同小芙閒談間，說起此病，不必盡由狎邪而來，有時一個人的濕熱下注，也易感

此疾。百城得了這個好題目，爽信推頭濕熱上起的病了。那醫生說，濕熱起病，比之花柳的難治幾分，須要多少多少醫金。百城明

知他敲竹槓，然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硬硬頭皮答應他，丟了錢不算，還費掉兩個多月工夫，天天往來用藥。可憐他瞞著家中一班

人，連煎藥都包在醫生那裡吃。幸虧萬卷久不回家，沒人查究他每日忙些什麼。

　　有一天，百城的病還未斷根，萬卷突然回來，氣得臉都黃了。一到家就對百城說：「完了完了，我一世英名，敗於孺子之手，

豈不可恨！天喪予天喪予！」說罷，連連頓足，把百城嚇得魂不附體。暗想這件事，除了醫生之外，並沒第三人知道，緣何他倒曉

得了，實在奇怪。又見萬卷斜坐在椅子上，兩手捧住腦袋，口中呼呼出氣，彷彿戲文中老生做戲吹鬍子一般，曉得父親今天的氣動

得大了。往常他席不正不坐，坐定之後，還要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今天處處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，料想自己不肖，乾了這種下

流之事，卻也難怪老父動氣。因他是聖賢之徒，素有致君堯舜，救民席的大志，偏偏我做他兒子的倒去打野雞染毒，所謂不能齊

家，焉能治國。他今天特地趕了回來，不知要怎的處治我？只恐他效法聖人，古時堯之子不肖，乃以天下禪之於舜，舜之子亦不

肖，而以天下禪之與禹，父親或者因我不肖，卻把家私送了別人，那卻如何是好？一想孔夫子有言：「過則勿憚改。」

　　我不如自向父關跟前說明，日後情願改過自新，決不再為馮婦，請他暫息雷霆之怒，也是一法。打定主意，正欲向萬卷下跪求

饒，忽然萬卷大聲喚他百城。百城一想：且住！現在父親發話了！我且聽聽他的口氣如何，再作道理。因答應了一個是字。萬卷

道：「你可記得，父在觀其志，父歿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麼？」百城道：「這是論語上的，兒子記得。」萬卷

道：「記得就好了。我老矣不能用也，孔子且有此言，故人而老矣，當自知其老，而不可不以為老焉。昔人云：老而不死是為賊。

與其作賊，毋寧死。我要死了，只是很對不起你兒子。」百城大驚道：「父親為何要死？可是兒子做了什麼錯事，惹你老人家動了

氣麼？」

　　萬卷搖頭道：「非也。兒子委實是好的，所惜老父不肖罷了。你也不必因此介意，古來大舜聖矣，而有瞽叟之父，則父之與

子，固不必同其氣也。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？我知勉夫小子。」說罷連連搖頭歎氣。百城聽他話中之意，不像責備自

己，反覺有些模糊起來。看他氣得如此模樣，又不敢問其究竟，只得將他所說的話，一句句細為研究，覺父親將他比為大舜，身分

未免太高了。但他常自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，說話不肯輕發，這句話自然藏著一段意思，莫非因舜有英皇二妃之故，就指點我同

三姑娘這件事麼？正胡思亂想間，又見萬卷搖頭晃腦，像是要吟詩了，因留心聽他，念的是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，

若使當時身便死，一身真偽不誰知？」

　　念罷站起，對百城說：「我往樓上時習書屋中，閉門思過。若有人來找我，你不可告訴他，我已回家了。便是你不奉呼喚，也

休得上來。」說罷，順便在椅子旁邊，拿了根旱煙管，上樓而去。百城聽他吟的詩，很像說自己被他看穿的意思，但那閉門思過四

字，乃自怨自艾之言，應該我說的，由他說來，卻倒有些難解。其實都是百城做賊心虛，萬卷自身，實有一段隱情，莫說百城不知

道，便是閱者諸君，也萬猜不到。現在只有做書的胸中，了如觀火，很可賣一個秘訣，敲敲看官們東道。不過閱者諸君，和在下感

情素來很好，豈可為這一點小事上，就要列位破鈔，情理上萬萬說不過去。故此還是讓我來先替這位黃老夫子宣佈了罷。

　　原來萬卷道學先生出了名，學界中很有班人曉得他是個學問淵博，品行端方的君子，所以常有女學堂中人來請他去做教員監

學。萬卷上課的時候，捋著幾根稀鬍子，帶一副玳瑁眼鏡，身穿大袖馬褂，規行矩步，目不斜視，大有儼然人望而遠之之勢。學生

教員，都有些怕他，故他也不容易得著長局，往往擔任了一兩個月，就給學生們攻擊出來。去年由他老友汪晰子先生，介紹他在一

個什麼女學堂做教務長，他自然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不多幾時，舊病復發，學生們雖然恨他，不意因此倒大合校長之意。因這位

校長，是個女志士，辦學多年，深知利弊。常見一班男教員，對於女學生，嬉皮涎臉，廉恥全無，實在大損人格，心中久欲整頓。

看了這位黃老夫子的舉動，不由五體投地，佩服之至。心想像這位先生，方可算是女學堂教習的模範。

　　她心中贊成了，自然沒別人再能攻擊得了他。今年校長有事出門，看看學堂中許多教習們，沒一個托得下的，惟有這位黃老夫

子，大可擔得他這肩重任，因請他代理校長，並囑托他自己出門之後，須要留意學生們的舉動，不可讓他們有甚錯處。因我辦這學

堂，費了好多年心血，才能有今日的名譽，得來甚難，敗之極易，一切重重拜托你黃老先生費神了。萬卷受人之托，怎不敢忠人之

事，索興將行李鋪蓋，搬進學堂，親身駐紮在彼，好監督一切人等的舉動。這時候他倒存著滿肚皮熱心，打算將女學界風氣，大大

的整頓整頓。無如近年來女學界的習氣，想必列公見識已多。他們於學問上，固未嘗不曾研究。然而於裝飾一科，倒比求學的更為

專心。因恐遇著小姊妹應酬，交際社會上，失了體面，所以有班子息多的人，聽他們閒談，說起男孩子不過回來鬧著要錢買書，以

及跑冰鞋網球板，還有拍小照的快鏡遊戲器具。倒是女孩子一年到冬，買香水制時路衣裳，這筆花費，著實比學費多幾倍呢。

　　這並非做書的胡說亂道：「你看時下有班賣淫女子，尚且喜歡學堂打扮，可知學堂中打扮，自有引人入勝之處，不然他們豈肯



來摹仿你等的裝束麼！萬卷究是古道中人，他眼看這班女學生的舉動，心中足有一百二十個不贊成，而且要教她們不打扮，這句話

就是爺娘都勸不聽的，別說學堂中教習了。萬卷為著此事，也曾演說多次，不但毫無效驗，而且背後大受一班學生們的訕笑。萬卷

氣極了，索興不去管他。自言這班學生，她們雖打扮得如花似玉，照我看來，盡是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，不可污也，我未如之

何也已矣。自此萬卷和一班學生，大為冰炭。然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他們百十女學生中，也未嘗沒有萬卷合意之人。

　　有個王小姐，名喚友華，年紀已二十四歲了，出身廣西，她父親是出洋做買賣的，據說香港設有字號，人卻常在南洋九島來

往。家眷只一妻一女，久居上海，女便是友華。妻卻並非友華的生母。因友華之母，已在十年前亡故。她父親納了繼室，乃是廣東

人，雖沒生男育女，然而對友華的感情，甚為不佳。父親出了門，友華不免大受繼母的欺侮。現在友華長大了，她繼母雖不敢十二

分虐待，但只將她丟在旁邊。父親帶了錢來，不給她用，衣裳不肯制好的給她，自己天天到東到西賭錢，不管她在家厭煩不厭煩。

這幾件已足夠友華受用了。因此友華不得已，請人寫信給父親，不敢說繼母的不好，恐父親回信轉來責問時，要惹繼母生氣，只說

在家無事可做，教她父親寄學費來，讓她進女學堂讀書。她父親也就糊裡糊塗來封回信，令她繼母送女兒進學堂。她繼母雖不敢違

抗丈夫的來信，但送了友華入學之後，除買書籍及學堂每月開賬外，其餘零用使費，一個都不肯給她，添衣裳更不消說了。幸虧友

華進學堂，存心為避煩惱，不比得其餘一班同學的父母，給了錢，令她們出來比賽的。所以沒錢用，固然不妨。沒衣裳穿，也是無

礙。但普天之下，只重衣衫不重人，這句話已成事實。

　　友華的姿首，本來平常。加以衣裳沒好的穿，對於一班同學，自然相形見絀。而且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學堂中這班學生，大

抵江浙兩省之人居多，廣西人只她一個，口音各別，更格格不能相入，同學也大都瞧她不起。就在課堂中，也不大有人理睬她。交

際社會上，更沒她的份了。友華也自知身份，不指望攀榮附貴，散了學，便安安分分回家，從不雜入她們群雌隊裡，她自有她的苦

衷。不過萬卷見了，以為人皆濁而友華獨清，人皆醉而友華獨醒。友華者，其女界中之魯靈光乎！心中傾佩之至，對她也萬分體

貼。遇著她讀書有不解之處，自己反覆講給她聽，務使她明白暢曉方罷。友華也感激他的盛意，想父親多年未回，繼母又和自己脾

氣不合，不意學堂中遇著這位先生，他到待我如此之好，實在難得。到底友華二十四歲了，不比得十四歲的女孩子，頭腦中已分得

出門路。覺這先生既待我這般好，我不能不報答報答他，因自己親手制了一個洋線錢袋，一個名片夾，送與萬卷。萬卷見她頗懂情

理，心中更為歡喜，暗想此女四德俱備，大約出於母教之力為多。其人有此賢母，家庭中一定也有獨到異人之處，倒不可不去見識

見識，亦足為天下後世法焉。因問友華：「我欲到貴府瞻仰瞻仰，不知可以去否？」

　　友華想先生到我家裡去，有甚不可，便答應他使得的。萬卷大喜，這夜友華回家，先對繼母說知此事，她繼母誤會其意，以為

女兒一定在學堂中說了什麼，以致先生們不知當我怎樣的凶狠，這黃先生竟要親自前來看我。但我狠雖狠，決不讓外間人瞧出我一

點凶狠的痕跡。那一天萬捲去時，她繼母自甘丟卻了一天賭錢的工夫，在家竭誠招待。萬卷受了她母女二人的優遇，心中更為大

樂，自此竟不時前往友華家中，講友華的繼母嗜賭成癖，怎能日常在家招呼她，只可由她女兒一個人去陪先生了。萬卷今年已五十

六歲，不比得血氣未定的少年，就是孤男獨女相對，卻也未為不可。不過萬卷自老妻亡後，就想娶一個續弦，主持中饋，這條心蓄

之已久。無如世上女人，合他意的很少。倒轉說一句，他這種脾氣，也未必能中女人之意。直到現在，方遇著這個王小姐，萬捲心

中固然是贊成的了，不過兩下年紀相去太遠，二則師生名分攸關，萬卷又是候補聖人，他雖存著這條心，料想不致演成事實。還有

友華也因受先生知遇之恩，銘心圖報，但她並無一點兒邪念，雜在其間。兩個人不過比之尋常師生，略為親近幾分罷了。

　　其奈世間好事多磨，這好事兩字，也不必一定指點男貪女愛而言，大概類於好的一事，都容易遭受磨折。萬卷友華師生之誼，

固然是好的了，不料斜刺裡殺出一個程咬金來，同他們作對。此人非別，便是友華的繼母。前書早已表明，友華母女之間，感情極

惡。她見女兒同著一個教書先生，往來得太密切了，心中未免納罕。但料想一個已鬍子飄飄，一個還是閨女，其中未必有甚道理。

不過她久欲扳女兒的差頭，只苦無從下手。好容易得著這一點意思。怎肯輕輕放過。自己雖不冷眼旁觀，卻教一個十三四歲的赤腳

丫頭，暗中監督。友華萬料不著自己使喚慣的丫頭，能做奸細，故此舉動上不免大意了些。豈知無線電早已打進她繼母的耳內，大

凡做後母的，都是天生辣手段，她也並不對友華講半句話，卻私下寫了封信，告訴她丈夫，說你女兒進了學堂之後，如何如何，我

自己管不住她，再弄下去，這肩胛我也擔當不起，請你自己定奪，或者將她帶往香港，或替她早攀男家，免得後來說我做繼母的誤

了她終身。信上寫得非常刁刻，所以她男的見了，大動其氣，馬上立刻由香港趕到上海。

　　這時候友華萬卷，還糊糊塗塗，過得一天是一天，但已有點兒不祥的預兆。據那小丫頭報告說：大小姐天天愁眉不展，連黃先

生也好像擔著什麼心事一般，時常交頭接耳，唧唧噥噥，彷彿大小姐要教黃先生買一樣吃的東西，黃先生不肯，因此兩下裡很不快

活。報告約略幾句話，出自孩子口中，自然令人莫明其妙。那一天友華之父回家，廣西人生來性急，況他自香港回來，路上耽擱了

好幾天，一股怨氣，漲滿胸膛，無處發洩，見了女兒的面，不問情由。大肆咆哮，也顧不得她女孩子嬌弱身軀，拳足交加，先給她

一頓痛打，然後逼她供出同教書先生乾了些什麼事？不招再打，所以現在文明公堂，都要廢除刑訊。友華本來是沒供的，無奈受刑

不過，屈打成招，信口說出同黃先生確有曖昧，而且已有了幾個月身孕。

　　這句話惟有他父母肯信，做書的筆上，雖然寫了出來，心上還未敢承認，皆因萬卷是老名士，又是道學先生，豈肯乾這傷風敗

俗，沒廉無恥的勾當。而且中國女學，正在萌芽時代，女學界也不致有這種怪現狀，一定是友華被他父親毒打，腦筋昏亂，胡說亂

道罷了。然而她父親信以為真，氣得暴跳如雷，依他心思，當時便欲打進女學堂，鬧他一個落花流水，方出心頭之恨。倒是她繼母

有主意，說你學堂中去不得，恐他們人多，我們人少，動起手來，反要吃虧。常言冤有頭債有主，禍根都是黃老頭子一個人起的。

好在他也常到此地來，不如教你女兒寫封信給他，假說要買一本書，同他商量，請他前來，關門捉賊，先打他一個半死，然後再送

官究辦，豈不甚好。

　　男的聽了，非常贊成，立逼友華寫了一封書信，命赤腳丫頭送到學堂中去，請黃先生。也是萬卷命不該絕，他今天在學堂中覺

得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寧，又見友華一日沒上學，心中正在奇怪，接了這封信，一看就有許多破綻。暗想友華的書，學堂中應用的我

都已替她買了，還要買什麼書？況她程度甚低，自己未必能想到添什麼書籍。就是要買什麼，何不到學堂中同我商量，卻要寫了信

喚我去呢？看她信紙上有好幾搭水暈，很像是滴的眼淚，莫要是有人逼她寫信，做就了圈套，哄我去嗎？我不可上他們的老當。橫

豎友華若有什麼事，明天自己也要來的，雖然接了信，仍舊老定主意沒去。以致那廣西人空等了一天，起初固然甚怒，不意自鳴鐘

一點點敲將過去，他肚子中所蓄的怨氣，也逐步融化了許多。又被他女兒在旁哀哀慟哭，究竟自己只此一女，別無子息，父母都有

愛子之心，暗想事到於今，生米已成熟飯，便打死女兒，也難以挽回的了。現在她腹中還有著身孕，聽說偷來子十個倒有九個生

男，自己正因沒親生兒子憂慮，倘她生下男兒，豈非有一半是自己的血脈，便將來作為孫子，也未嘗不可。況自己並非上海人，只

消將她帶往香港生育，一重黑幕，有誰知道，心中便欲馬馬虎虎的作罷。


	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歇浦潮 第七十四回 染毒瘡小償風流債　播丑聲大貽名教羞

